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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6月22日上午，在卡塔尔首都
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
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丝绸之路：起始段和
天山廊道的路网’申请通过现场审议，被正式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4年6月22日，通过网络、电视、报纸、
广播等渠道，中国大运河进入世界的视野之
中。

今年是大运河申遗10周年。大运河济宁
段申遗工作，凝结着无数人的心血与汗水。济
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杜庆生在接受《文化
周末》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大运河申遗工作
的重要城市，济宁做到了“五个第一”。

一是在2001年正式提出“关于把保护修
复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纳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总体规划的建议”，揭开了全国大运河保护申
遗的序幕；二是在2003年率团全程考察运河，
呼吁沿线城市联合申遗；三是在2004年“中国
大运河第二届文化艺术节”上，促成沿运河18
个城市达成联合申遗共识。“这‘三个第一’比
罗哲文等‘三老’2005年写信给18位运河城市
市长，呼吁联合申遗分别提早了4年、2年和1
年。”杜庆生说。

2006年5月，杜庆生代表济宁市参加全国
政协在杭州召开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
讨会”并作专题发言。之后8年，杜庆生全程参
与了大运河保护申遗和运河文化研讨的各项
全国性活动。

杜庆生提出的“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利用是最好的保护”的科学理念得到广泛认
可，在最终促成大运河成功申遗和后申遗时代

大运河科学保护方面作出积极贡献。杜庆生
认为，作为一个社团组织，这应当是又一个第
一。

第五个第一是：运河济宁段列入的遗产点
共11处，是单个运河城市入选最多的。如今
的济宁已经坐拥两项世界文化遗产，一座文明
古城又有了新的提升知名度的砝码。

杜庆生分享了他对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
的几点感悟。杜庆生表示，在大运河申遗成功
与否的问题上，他一直持淡定的态度。

“因为在我的理念中，过程比结果更重
要。更主要的是，中国大运河太伟大了，不论
什么世界组织都没有任何理由把她拒之门
外。”杜庆生说，早在2006年6月5日的“京杭
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他在会上的发
言中就讲到，运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文化，研究中国历史，不研究运河文化是
不行的。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规模最
大的京杭大运河，至今仍被排除在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之外，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历史
缺憾。

尽管大运河申遗一波三折，但最终成功是
意料之中的事，也是情理之中的。

其一，从时空的角度看，大运河肇始于公
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到现在已有2600
年的历史。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成为我们国
家历史文明的记录和象征。

其二，从发挥的作用看，京杭大运河是祖
先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流动的、活
着的重要人类遗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
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

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至
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其三，目前已有5项国外运河及其相关的
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包括法国米
迪运河、比利时中央运河的4条吊桥、加拿大
里多运河、英国旁特斯沃泰水道桥与运河和荷
兰阿姆斯特丹17世纪运河区，但这些都是工
业革命之后开凿的运河，历史仅有二三百年，
无论从时空跨度、历史价值，以及其中所蕴含
的科技含量，它们与中国大运河都是无法相提
并论的。大运河在世界上的价值是无可比拟
的。所以，在这个8年多的时间里，杜庆生对运
河成功申遗始终是信心满满的。

在大运河申遗的全过程中，杜庆生一直强
调：从我做起是基础，全线贯通是关键，首要任
务是保护。杜庆生特别强调了对大运河申遗
的看法，申遗不是目的，申遗成功与否也不是
最紧要的事情。申遗是一个过程，通过申遗唤
醒全社会的保护意识，推动各级政府采取有力
措施，把我们祖先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切实保
护好、开发好、利用好，才是我们真正要达到的
目的。

“现在看，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杜庆生
说，今后的任务是，以申遗成功为起点，更好地
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这笔宝贵遗产，当然最
重要的仍然是保护。

“这次申遗，全国8个沿运河城市共列出申
遗项目58个，济宁12个，占20%还多一点，包
括9座闸、2座桥、1个坝，任务相当繁重。”杜庆
生回忆道，济宁市和运河文化研究会为大运河
申遗付出了艰苦努力。市委、市政府和有关县

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按照“修旧如旧”的原
则，原真性、完整性的要求，做了大量艰苦细致
的工作。特别是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遗址公园
的建设，光居民就搬迁了800多户，当地党政
领导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广大群众顾全大局，
自觉自愿地服从安排，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
行。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济宁市
运河文化研究会一直在酝酿大运河申遗的问
题。2004年，中国京杭大运河第二届文化艺
术节在济宁举办期间，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
促成沿运河18个城市达成运河联合申遗的共
识。2006年6月5日召开的京杭大运河保护
与申遗研讨会是一个重要的会议，杜庆生作了

“为大运河保护申遗进几言”的专题发言，重点
就保护修复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进行了呼吁。
之后，连续进行了10年的工作，终于进入国家
决策程序，并成为大运河申遗的一个重要节
点。

杜庆生认为，申遗成功为大运河的保护开
发利用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一是可以激
励全社会更加珍惜运河、自觉保护运河，通过
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运河航道等提升城
市建设水平，进一步利用好这笔宝贵遗产。同
时，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以让中国走向
世界，展示中国的软实力；让世界了解中国，增
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认同感。作为济宁，将
把申遗成功作为新的起点，更加自觉地保护
好、开发好、利用好运河，传承运河文明，建设
美丽济宁，让老祖宗留下的这笔遗产继续为济
宁人民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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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门桥南烧酒
胡同的一品香饭店和
百货店

②小闸口桥南坝
口码头的粮船和渔船

③南门桥西剪子
股街渡口

④在大运河游泳
的孩子们

⑤南门口桥东北
角的沿河饭馆、酒馆

⑥大闸口桥头正
南的杂货店铁匠铺等

⑦小闸口桥头东
百货二部、济宁电机
厂南厂

⑧位于老运河河
湾东的济宁电机厂

这是济宁城南运河西
岸一座废弃多年的小型排
灌站，1970年入秋始建，
次年春夏之交竣工。村里
人对出工建站的期望和经
历至今记忆犹新，当年一
个新生男孩就取名“建
站”。

我的父亲参加了修
建的全过程，刚过门儿半
年多的母亲也参加了疏
浚沟渠的劳动，茶余饭后
他俩常有一搭没一搭地
提起和感慨。

排灌站规模不大，上
下两个方形蓄水池，石头
砌成，下面深五六米，四
四方方，通过大干沟与运
河相连。大干沟近百米
长，比河床要深些，两侧
陡峭深滑，水岸层层叠叠
的蒲苇，水中堆积着密集
的苲草，黑魆魆的，显得
愈发幽深，从河堤下面穿
过来连通运河与蓄水池。

蓄水池上建成红砖
青瓦的泵房，里面3组水
泵平行排列，分别连接着
3根大约1米粗的水管，
一节套着一节，伸至下面
的蓄水池。抽水时，机器
轰鸣，锅盖般粗的三股激
流喷涌而出，汇集到上面的蓄水池，湍急旋转，飞沫
乱溅，再通过闸门和水渠奔流向西，经纵横交错的
沟渠流到各家田地里。

泵房里除了3组并列的机器，角落里杂乱地堆
着一张床铺和铺盖、锅灶等物，那是护站人吃住的
地方。他们都是本村的，一般两人一组，主要是管
泵房里的电闸。平时也没有什么事儿，就在地上铺
几张草苫竹席，伴着轰隆隆的机器声和高频率的地
面震颤，天南海北地胡侃，打扑克喝酒。那是村里
一些人聚在一起消闲解闷的地方。

排灌站旱时抽水灌田，涝时排水防灾，像一位
勤勉尽责的守护神，精心滋养着农田、村庄和上千
村民。那些年，每次从村子里听到泵房里传来机器
转动的熟悉声音，就像是听到亲切的召唤，我们小
孩子就三三两两跑向村子东北角，那条通向河堤的
乡间土路，汇集到排灌站的身边。

这些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鲁西南平原上的农
村小孩子，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广袤的乡野无拘无束
地奔跑，毫无顾忌地嬉戏，任性地耍闹，大自然为
我们铺展了一切活动的场所和背景，村庄、田地、
运河……，密密匝匝的河堤槐树林，绿畴如画的田
野河坡，交织如蛛网的水塘沟渠，浓荫蔽日荒草披
拂的乡间路，都是我们放飞的辽阔舞台。

排灌站，特别是上下两个蓄水池，更是我们一
年四季的乐园，它像一根拴马桩，系着我们野性的
缰绳，在那里一直玩到村子方向传来父母叫回家吃
饭的呼唤。

那时候的河水丰盈清澈，蓄在一方池中，晶莹
如珠，清可见底，那是夏天的游泳池和冬天的滑冰
场。下面的蓄水池水深且凉，两三米深处紧贴着一
侧修了一个平台，全是石头铺的，把池子分成上下
两层。水多时淹没平台，水浅时露出石头，游泳累
了就在平台小憩。

坐在台上，脚伸在水中，看同伴们在池中泛起
一朵朵水花。水池的一角是由上伸到池底的台阶，
即使不会游泳，也能站在台阶上，掬一捧水浇在身
上，体味那份瞬间传遍全身的清凉。

泵房正好探在水池正上方，房顶离水面四五米
的样子，伙伴们顺着水管和墙角能攀到房顶，或头
朝下斜着俯冲，或捏着鼻子双腿蜷曲蹲着跳下，都
把房顶当成跳水台了。于是整个夏天的排灌站，一
个个赤条条的身影从高高的房顶以各种姿势投入
蓄水池，一个接着一个，或者几个人同时跳下，水池
中掀起一朵朵饱满的水花，露出一个个调皮的脑
袋。

常有村里人登上房顶修缮补缺，换下踩碎的红
瓦，补葺一些水泥，却很少有人喝止我们向房顶的
攀爬。看护泵房的人，有时还蹲在一边看我们一个
个攀上跳下，津津有味地观赏评点，像是在看一场
好电影。

几乎在整个冬天，排灌站都是闲着的。那时上
面的蓄水池是干涸的，下面的被冰面封住。我们还
是常到排灌站来，穿着千层底的棉鞋滑冰。有时捡
起砂礓投到冰面，随着低沉的回声，砂礓穿透冰面
沉入水底；或在冰面上留下白剌剌的印痕，快速旋
转，堆在冰面的一角。

上了初中我就离开村子，以后经年辗转求学，
并在异乡安居，以至于不知道排灌站什么时候停
了，什么时候废弃了，多少年没有见上一眼，也想不
起来去看一看，只是偶在回忆中残存一些排灌站的
背景和画面，像是一张浸染了岁月汗水的发黄照
片。

一个秋初的周末回到老家，傍晚出来村子，向
东沿着小道信步走上河堤。傍晚归巢的鸟，密密麻
麻，叽叽喳喳，但新植的白杨，已无法像几十年前的
槐树林那样，承载倦鸟归来的筑巢和休憩。

沥青路面覆盖了沙土路，踩上去硬邦邦的，有
种凝固的回响。避开来往的汽车和电动车，我走到
外环路边的一个斜坡，树丛中几间低矮的砖房后
面，竟然是那座排灌站，在外环路与滨河路交叉处
的纷繁聒噪中，它倔强地矗立在那里。

运河的改造以及河堤的增高，使排灌站俯低了
身姿，泵房的屋顶几乎与堤面齐平。站在河堤上，
排灌站那座经过改建的泵房和前后两个蓄水池，还
有两根电线杆中间的电机和纵横交错的电线，灰头
土脸地出现在眼前，正被渣土和树枝蚕食。

近半个世纪了，排灌站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像
一位历尽沧桑又精疲力竭的老人，蜷缩在风烛残年
的破败与荒凉中；又像一枚凋零的白杨树叶，孤寂
地落下，卷边发干，枯萎，融入泥土。但在我执着的
内心，那3组水泵依然会倔强地轰鸣，那3道水柱依
然会执拗地倾泻，一如以前那样，缓缓地流淌在我
的童年记忆和整个村子的每条血管。

我站在斜坡上长久地凝视，我应该想起它，每
一次回到老家应该走上几步来看它一眼。它曾经
刻画了我的童年，依然在妆点我的人生。在我的心
目中，废弃多年的排灌站，无异于一座温热有感的
纪念碑。它站在那里，告诉我们一段过往的岁月，
让我们从它走进历史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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